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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地方拐弯。这盛大的风
从故乡的一个岔口吹过
草木的身姿，摇晃了几下
一只停息在树上的麻雀
拍打翅膀飞落到另一棵树上
被风吹起的枝条，漫卷过
从旷野里打转。远处的尘土
沿着春风的轨迹肆意盘旋
或许一场风会改变一个季节
比如炊烟的腰身，不再笔直
一株蒲公英，风中凌乱
紧握的拳头从此无法合隆
春风吹过山梁，一朵云
在故乡的原风景里稍作停留
以雨的姿态，再一次登场

落日辞
每次落下，都是为下一次
做伏笔。落日里，有着
无边的辽阔和寂静，从天边
到地面的距离，就是落日
这一生所要经历的所有站点
沙滩上，有落日的影子
沿着海面的起伏，波涛汹涌
风是唯一没有颜色的尘土
落日下垂的瞬间，繁华依旧
从旷野里获取过一粒草籽

火红的云彩，是一个人的脸
从天空的羞涩里脱颖而出
那些不经意的落日，从远处
慕名而来，抵达黄昏傍晚
让寂静的山乡，又一次沸腾

草木谣
风声过后，鸟雀在期间筑巢
枝条摇曳不定，山上的云
为草木避风遮雨。燕子来时
一些绿色早已崭露头角
沿途的风景，就在刹那之间

春日里，草木蠢蠢欲动
在一场雨里，酝酿着出行
枯枝干叶，经历时光洗礼
内心的热情却按耐不住
从土壤的一角，探头探脑

枝条上，伸出的叶子茂密
遮挡根系，让一束花朵
肆意绽放开来，人间草木
都在无声中唤醒自我
用春天的风，为草木正身

春风吹过山梁（外二首）

何军雄

“田父”为何骗项羽？
田父是定远县永康镇古城村人。在司马迁《史记·项羽本

纪》中田父是一个种田的老头。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

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当项羽渡过淮河到达阴陵（今安徽省
定远县）时，迷失了前行的方向，就向一个田父问路，田父欺骗了
他，汉军因此才追上了他们。最终，项羽自刎而死。

定远人田父在《史记》中唯一的一次露面，却有意无意间加
速了项羽的崩溃。

如今的定远县永康镇古城村(古阴陵——古九江郡所在地)，
世代居住的村民大多姓陈，村中有一所陈铎祠遗址。村民们说，
陈铎就是给项羽指路的田父。

田父指向左方的一个手势，就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田父为何骗项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天下苦于战乱数十年，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

野，民不聊生，人心早已向往平稳安定的生活，迫切希望战争早
日结束，能够在和平的天空下打打柴，割割草，种种田，就是当时
人们心中向往的最幸福的生活；而今好不容易楚汉相争要有个
结果了，田父是广大老百姓当中的普通一员，深受战乱之苦，说
不定就有不少亲人死于战乱，因此巴不得早日结束战争过上安
居乐业的生活，忽然有一天碰到一群全副武装但又狼狈不堪的
军队，一望而知是在逃跑；为首一个将军疲惫中仍透着几分英
武，虽然田父并不认识项羽，但当时离陈胜、吴广起义已七八年，
楚汉相争也已四五年，天下大概的情势田父肯定是知道的：刘邦
快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项羽给围困在垓下已有半年多之久，田父
应该也能大致了解；这一天突然看见这支败逃的军队，再加上为
首将军的威武情状，田父又是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他应该能猜个
八九不离十：这是溃败的项羽！接下来就自然是田父欺骗迷路
的项羽，让其走上灭亡的道路！因为，老百姓实在是再经不起战
争的折腾了！从这一点上来说，田父可以说是救生民于倒悬的
大英雄！

我这仅是一管之见，田父为何要欺骗项羽，恐怕将成为定远
人心中永远的谜。

永康镇汉画像石之谜
定远县汉画像石为什么只在永康镇大量出土？而在其它乡

镇没有这种现象？
要解开这个谜，首先要分析2000多年前究竟在永康镇发生

了什么。
笔者认为，2000多年前神秘的古阴陵城位于永康镇境内，是

永康镇出土大量汉画像石的主要原因。
古阴陵城始建于公元前223年，秦时为阴陵县治所，隶属九

江郡。
东汉时，九江郡郡治由寿春移至阴陵城，阴陵城由此升级为

九江郡郡治所在地。该城作为九江郡郡治治所存续时间119年
（公元25年~公元144年），城市规模为400万平方米。

当时的九江郡相当于现在的省级机构，阴陵城是这一地区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古阴陵城在秦汉时算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市，这里人口聚
集，也出了不少高官显贵。包括高官显贵在内的阴陵城市民去
世后，他们的墓葬也留在了永康镇境内。若干年后这些汉墓被
发掘，自然就发现了大量汉画像石。

在定远县博物馆展出的86块汉画像石，都是从永康镇出土
的汉墓中发掘、征集而来的。

名将华云龙死亡之谜
华云龙（1332年-1374年），定远人，明初开国名将。明洪武

三年（1370）朱元璋论功行赏，封华云龙为淮安侯，可见其身份的
显赫。

其实华云龙的功绩还不止于此，他对当时北平城的建设，做
出了很多的贡献。

洪武元年（1368）明军北伐，七月底华云龙与明大将徐达在
通州会师，元顺帝得知从健德门北遁沙漠，八月初二华云龙随徐
达攻克大都城。得胜后依诏将元大都改为北平，并着手对北平

城进行改造，改造的具体实施人就是华云龙。
这个事情在很多史书中有着记载，如《畿辅通志》中有：“洪

武元年，徐达取元都，指挥华云龙经理筑城”，《明通鉴》中有：“甲
戌，徐达遣人诣东昌，令韩政分兵守广平，又遣华云龙筑元都新
城垣”等。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北平城具体的改建工作是由定
远人华云龙承担的。

华云龙的主要工作是新筑北城墙。他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
南缩5里，重新构建北平城新的北城墙，也就是在如今北二环路
一线，从此把北京内城的北廓确定下来。新筑的北城墙两个城
门命名为安定和德胜，也就是后来的安定门和德胜门。

洪武七年，有人上奏：华云龙占据了元相脱脱的宅子，并且
超越了他的本分，越级使用元宫中物品。这在朱元璋心中埋下
了怀疑的种子。

朱元璋下旨召华云龙回来，并且任命何文辉取代华云龙的
职位，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华云龙还没到京师，就在回来的路上
死了。

跟随朱元璋立下赫赫军功，结局居然是这样的，也难免令人
感叹。《明史》没有交代，为什么死于回京师途中，所以对于华云
龙的死，也无从得知细节。

纵观那些跟随朱元璋征战的人的结局，立下赫赫战功的人
不少，但是能陪着朱元璋走到最后的人，还真不多。

像华云龙，他被弹劾，朱元璋把他召回来，结果回来的途中
死了，那时候是洪武七年，胡惟庸案还没爆发，这时候的朱元璋
猜忌之心就这样了，更何况在胡惟庸案爆发以后呢？

有后人猜测说，华云龙死得蹊跷，未必是病故，更有可能是
朱元璋暗下杀手，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至今不得而知。

定远人华云龙之死，留下一个千古之谜。

定远历史之谜
何俊飞

最先感觉春天脚步的，是如烟的细柳
吗？是归来的飞燕吗？我觉得倒是那不起
眼的小草，灵敏地嗅到春的气息，不管地
头，还是河畔，不管路旁，还是墙角，早就商
量好似的齐露脸了。

其他生灵似乎还在睡懒觉，只有那树
梢上飞来跃去的麻雀，叽叽喳喳，仿佛很懂
小草的心思，说着贴心话。或者不时地飞
落地面，啄几下新冒尖的嫩草芽，表示亲
昵。

小草才是春的信使，在二月春风的剪
就下，虽说柳枝舞动绵软飘逸的长发，看似
如烟似雾，浪漫无比；可小草泛起朦胧的绿
意，在细雨的晕染下，若有若无，柔嫩无限，
将春姑娘的羞涩尽情展现，恰是“天街小雨
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妙不可言。

小草是皮实的，任凭人们来回踩踏，任
凭冬季寒凝冷冽，任凭白雪覆盖挤压，只要
听到春的声音，便扬眉吐气钻出地面，抢先
将春的喜讯传送。小草还是顽强的，任凭
人们在野地怎样搂扒，任凭牛羊在河岸怎
样啃噬，任凭野火在田埂怎样烧燎，只要闻
到春的气息，她们总是精神振奋给春天报
以微笑。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这耳熟能详的诗句，
道尽了小草的坚韧。小草一点不小，很是
博大，到处都是，最为普遍。说杂草也好，
说野草也罢，都是由一棵又一棵的小草簇
拥而成。难怪人们用歌声由衷地赞美：“没
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
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
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
……”。

小草不仅率先将绿意展示，给人惊喜
之感。仅在寒冬，万籁萧条，那牛，那羊，却
在野地里低头觅食干枯的小草，吃起来依
旧有滋有味。即使下雪，待天晴后，仍要将
牛群、羊群赶到雪野里，让其咀嚼外露的草
梗儿。尤其是山雀，一到雪天，三五成群地
躲进干草丛下避雪，搜寻草籽充饥。待天
放晴，鸟群又在一片又一片草丛间飞掠，恣
意玩耍。

即便抛开这些不说，最起码小草丛生，
才使大地不至于裸露，才使水土不至于流
失，所以小草保护生态环境功不可没。别
看小草没有花朵的鲜艳与芬芳，也没有大
树的高大与茂盛，但就因小草密布，才使大
地丰腴。大地因小草青青，才未荒芜，才有
韵律；冬季的大地，也因小草的遮挡，没有
光秃，才不会寒碜。小草，看似不起眼，实
则了不起。

小草不仅意志品质好，而且性格品质
也好，比如她的随遇而安，就值得夸奖。不
论是石缝，还是墙头；不论是路边，还是沟
坎；不论是风尘滚滚的乱石堆，还是贫瘠荒
凉的干沙滩，哪里都能生根发芽，乐观成
长。小草不在乎环境的优劣，不计较周遭
的险恶，执意释放自己的那份绿色，别无他
求。

因此，决不能小瞧小草，尤其是春天，
没有小草的洇晕，给大地穿上绿衣，就没有
紧随其后的百花争艳、万木峥嵘。待那时，
小草不与鲜花和绿叶争宠，而是悄无声息
地尽好本职，伸展身躯，荫护土壤；或者在
春风里，同小虫们摇头晃脑，任其爬上爬
下，乐此不疲。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不管人们
在路口怎样离别送往，小草总是秉持自己
的信念，不声不响，只管将绿色铺满长路，
直至远方。

草色遥看春信早
尚继慧

春风，从河畔上滚过，绿了柳梢，醉了寒梅，醒了小河。
细雨落了下来，亮晶晶、细密密、甜津津的。这使我想起了

韩愈的《初春小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
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那幽幽的韵味儿，自诗意中翩然
而出，是那么地轻柔、缠绵和雅致。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雨水是春天
里的第二个节气，印证的是河开雁来的时候。《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中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
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雨水，这个清
肺润肠的节气，沿着初春的脚印，就这样款款而来，情深深、雨蒙
蒙，如处在豆蔻年华的少女，半遮半掩，欲语还羞。

今年开春暖，因为冬天里没有下雪的缘故，包青天廉政园里
的梅花早早地开了，红的如火，白的似雪，微风轻拂，一树树梅花
伴着风的节奏翩翩起舞，犹如月中仙子般地轻盈、优雅。公园里
踏春的人络绎不绝。一个小姑娘与我侧身而过，她面如梅花，肤
若凝脂。一条黄丝巾在她的手中高高扬起：“妈妈，我想给梅花
系上丝巾，这样它就更美了。”

我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雨丝，瞬间打湿了时间，也打湿了
小姑娘嘴角转瞬即逝的笑靥。

小姑娘约莫十三四岁，天真尚未褪去，正是蓓蕾般的年纪，
当发现我在注视她的时候，羞涩地笑了笑，一朵绯云染红了脸
颊。不远处，她的母亲笑盈盈地看着，迎着女孩的方向，双臂似
张没张，静等春风入怀。

雨水的季节里，土地开始变得松软，我惦记起远在乡下的大
舅来，估计歇了一冬的大舅早已等不及了，他会把锄头在门框上
磕得山响，在磕去了旧年尘土的同时，也磕去了内心些许的遗
憾。舅妈可没有大舅这样心急，免不了对大舅就是一阵唠叨：

“看把你急得，一把老骨头没地方放似的，耕种还早着呢！”倔强
的大舅可不愿搭理舅妈，他有着自己对节气的理解。冲着身后
的黄狗喊了一声：“走，跟着咱除草去。”摇着尾巴的小黄狗听到
号令，会瞬间夺门而出，撒着欢儿地窜前跑后，围着大舅的裤脚
打转儿。

雨是金汤玉浆，灌满粮囤谷仓。大舅坚信这一古老的民谚，
就像坚信他对每一块土地的预卜一样。别看他老人家都是七十
多岁的人了，身体还硬棒着呢！他喜爱春天里的雨水，索性脱去
了身上的外衣，卷起了衣袖，用农人裸露肌肤的方式来亲近雨水
的沁凉。雨水仿佛弄懂了大舅的心思，有一两点雨滴不经意间
落在了他的嘴唇上，更让大舅有了莫名地兴奋，大舅伸出舌头有

滋有味地舔着，就像在品味着一个季节里含而不露的意蕴。大
舅仔细地平整着田中的土地，大点的土坷垃捡到路边，再一个个
地敲碎，回填到田里；田中探头探脑的杂草，此刻后悔得要命，它
们可是选错了地方，不管如何躲藏和伪装，也逃不过大舅鹰一样
的眼神，只能悲惨地被连根拔起，毫不留情地丢到了一边。大舅
知道，“人勤地不懒”，劳作是农人活着的尊严，撒在地里的汗水，
永远不会白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汗水会与雨水交汇，那是它
们与作物的心心相惜，在作物长身体的时候一定用得着。

黄昏的时候，村庄里升起了缕缕炊烟，该到吃晚饭的时候
了，大舅会收起锄头往家走，顺便从屋后的菜地里割了一把韭
菜，小黄狗提前撞了门，舅妈探出半个身子问：“老头子，今晚咱
吃什么啊！”

大舅扬了扬手中的韭菜：“做一顿韭菜盒子吧！让我们狠狠
地咬春一口。”舅妈兴奋地回道：“我来和面，你择韭菜，咱们把春
天吞到肚子里。”

我来自农村，虽然在城市里工作多年，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地
眷念着乡间的一切。那里有我的亲人和曾经美好的童年，那是
生命里最灿烂和值得炫耀的春。因为工作忙的缘故，很久没回
农村走亲戚了。手机成了与乡间亲人沟通以及彼此慰藉的最好
方式。“叮当”一声响，一条跳出的短信让我泪流满面：“二小子，
啥时候来舅这里吃韭菜盒子？”“一定去，一定去。”契合内心呼唤
的言语瞬间打出。想起杜甫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亲人之间无须过多的言语，在这个春天，饭可以少吃，觉可以少
睡，亲情可不能缺席。

雨 水
谢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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